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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大半个中国

马才早的儿子是在2008年7月丢的。在西南

某小镇，母亲马虎艳在院子里晾衣服，两岁的儿子

在旁边玩石子。她上楼十分钟，下来时，儿子不见

了。

他们关了刚开的小水果店，借了两万元，印了

很多寻亲启事，贴满小镇车站和码头。开头三个

月，亲戚朋友都来帮忙找。后来钱用完了，人也慢

慢散了。

马才早像钉子一样楔在火车站。有妇女抱着

孩子进来，他就起身挨近了看孩子的脸。不是。下

一个，又不是。他感觉不到饿，也感觉不到困。后

来胃开始疼，他才想起几天没吃东西了。

再后来，有人说孩子可能在湖南。

在湖南某火车站，极度的疲惫终于击垮了马才

早。刚下火车，他就歪倒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沉沉睡

去。醒来，口袋被划了条长口子，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他在车站茫然地坐了三天。直到家里汇钱来，

他又继续找。

进村子，挨家敲门，举着照片问。门一扇扇关

上。

“我不是坏人……我儿子不见了……”

有一次，门里递出半个馒头。还有一次，一个

老农塞给他五十块钱，什么也没说，拍拍他的肩走

了。他每天吃馒头或方便面。两千块钱，很快花完

了。

寻亲头两年，骗子也找上门。“我知道你孩子在

哪。”马才早寻子心切，打了5000元过去，对面的电

话却再也打不通。“还是要相信官方的。”他后来总

说。

“最远去了海南、漠河，找了大半个中国。”

一次在福建街头，他看到一个十七八

岁的男孩子，距离五十米远，心脏就

像被猛地攥紧——长得很像自己

的二女儿，会不会是儿子？

他不顾一切追上去。一声

刺耳的刹车，他被撞倒在地，脚

后跟骨折，在家拄了两年拐杖。他对记者说，当时

只有一个念头：“就想脱掉他左脚的鞋，看下脚底板

有没有一颗痣。”他沉默了一会儿，“哪怕被当成坏

人，也值了。”

这些年，他们一边打工一边找。在工地上干

活，在厂里做工，“每年，我们都会跟老板请一两个

月假，说出去找孩子，老板大多同意了。”

模糊的老照片成为关键

后来他们学会上网找。在抖音上看到那些面

善的网红博主，就发私信，求人家帮忙在快递里放

寻人启事。没有博主拒绝过。他们把打印好的一

摞摞启事寄过去。纸要能防水，下雨才不会烂，打

印1000张这样的寻亲启事，要花四五百块钱。还

有热心的博主回：“你把照片发我，我帮你印、帮你

发。”

2024 年 3 月，马才早在抖音上看到一条视

频——杭州余杭公安民警徐鑫亮帮人找回了被拐

的孩子。他记下了对方向社会公开的手机号，打了

电话。

徐鑫亮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的DNA实验

室工作。他大学学的是法医，2022年开始专门做寻

亲比对这个事。

一开始，他对“寻亲”工作的理解并不深，直到

他亲手经办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那是一个被拐的孩子，通过数据库比中了。但

当他满怀激动联系对方时，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和回避。“孩子并不是很想相认。”徐鑫亮回忆。他

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多月细致的工作，小心翼翼地沟

通、疏导，最终促成了线下团聚。“第一次组织线下

认亲，冲击感和获得感特别强烈。”

马家夫妇的到来，带来了新的挑战。初次DNA

血样入库，第一次比对，并未在全国打拐DNA数据

库中直接比中。徐鑫亮问，有没有孩子小时候的照

片？马才早想起，家里还藏着一张儿子一岁八个月

时的老照片——那时孩子刚会坐稳，穿着红底白碎

花的罩衫。照片的边角都磨毛了。

技术室扫描了照片，用电脑让照片里的孩子

“长大”，同时用马才早、马虎艳和其他子女的脸，在

数据库里找相似的人。电脑筛出过两个外地的

人。徐鑫亮出差去采了血样。不是。再筛，再比，

又不是。

“数据库每天都在更新。”徐鑫亮说。他的工作

就是对着电脑，一次次重新比对。

2025年11月，系统又提示了。河北一个少年，

数据和照片都对得上。徐鑫亮联系河北警方采了

血样，寄回杭州。

结果出来的那天，徐鑫亮打电话给马才早。马才

早正在打印店，印那1000张防水防风的寻亲启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
心情却不一样了

2025年12月23日，认亲安排在河北廊坊的一

个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角。母亲马虎

艳走过去，拥抱后，便死死拽着儿子的胳膊，久久不

肯放开。父亲马才早则沉默地、一寸寸地确认着儿

子的眉眼，与记忆里那个两岁的影像艰难地重叠。

儿子被教育得很好，已经在廊坊工作，每个月

收入近一万元。最让马家夫妇意外的是，孩子从警

方处得知自己是被抱养的后，主动在抖音上找到他

们。看到寻亲视频，“第一眼就觉得，这是我妈妈，

长得太像了”。

认亲后，马家夫妇带孩子去杭州玩了一礼拜。

他们去了西湖、灵隐寺。这些地方，他们曾经来过

无数次，却只为在密集的人流中扩散寻亲启事。

儿子回廊坊后，每晚十一二点下班，都会打视

频电话来。老两口就守着手机，等待那声“爸、妈”。

马家夫妇现在还天天刷抖音，专看别人发的寻

亲视频，一条条认真地转发。

假期过后，徐鑫亮又坐在实验室里，面对电脑

屏幕上滚动的基因数据和人像信息。每一起寻亲

成功的背后，可能是数十次甚至数百次的失败比

对。但他知道，每比中一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悲

剧的终结，一段新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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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相拥母子相拥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张范

这个春节这个春节，，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对于西南某小镇的马才早一家来说，，是个特殊的春节是个特殊的春节———失散—失散1717年的年的
儿子找到了，“家”字缺失的最后一笔终于补上了。

马才早从镇上拎回半扇排骨、一捆蒜苗，家里好多年没有年味儿了。他用脚踢开
自家虚掩的木门，马虎艳正往灶膛里添柴。夫妻俩盼着儿子回来团圆。

“春联买不买？”
“买。”马才早说。
“买写什么的？”
“就写……平安。”
他想起以前印的那些寻亲启事，也是醒目的红字——
就在2个月前，杭州一家打印店里。马才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话听着似乎不真

切：“马师傅，恭喜你，儿子找到了……”
他手里那叠刚印出来的寻亲启事散了一地。他打算印1000张，已经印了800张，

打印机还在响。老板从柜台后面探出身，惊愕地看着他。
“不印了。”马才早张了张嘴，话在喉咙里滚了几下，“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眼泪砸在地上。

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以来，浙江公安机关初步构建了高效协同的工作格局。

2022年5月，参照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设置，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等17家部门单位组成的浙

江省反拐联席会议，统筹全省反拐和“团圆”工作。

一个更具浙江特色的创新是“浙江团圆联盟”的组建。省公安厅牵头，将绍兴嵊州的“和

合团圆工作室”、台州路桥的“柯伟力团圆工作室”、衢州柯城的“龙亮工作室”等专业力量整合

起来。联盟还引入“阿里公益”“义乌爱心公社”等社会志愿团体的战略合作，形成“公安牵头、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体系。

在线上，浙江省在“浙里办”和“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同步上线“浙里回家”应用，实现线上

信息登记、线索推送、比对碰撞、进展反馈等功能。2025年初，该应用接入人工智能，可在登

记信息后提供方向建议，并构建了对外开放的寻亲知识库。截至目前，“浙里回家”已帮助

942个家庭实现团圆。

据统计，“团圆行动”开展五年来，浙江省已累计帮助全国各地6247个家庭实现团圆。

【延伸阅读】


